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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
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图片故事

二十年前， 当我走出高考考
场的时候， 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学习成绩一直不错， 这次考得
感觉也很理想。 可是在回家的途
中， 我心里却有些闷闷的， 总觉
得有件事没完成似的。

刚到家， 母亲就说： “刚刚
你们班主任李老师托人过来， 问
你回家了没有。” 母亲的话， 让
我忽然明白， 那件没完成的事情
是什么。 我跟母亲交代了一声，
转身便向李老师家里跑去。

李老师是我的班主任， 但又
不仅仅只是班主任 。 那时我家
穷， 母亲身体又不好， 所以每天
早上我都不会让她起来给我做早
点， 然后又会把父亲给我吃早点
的钱攒起来去买复习资料。 因为
长期不吃早点， 中午和晚上同样
为了省钱，吃得极少，使我在一次
课堂上竟然因低血糖晕了过去。

是李老师送我去的医院， 但
他什么也没说， 甚至连最基本的
安慰都没有。 我是个自尊心极强
的人， 去医院的路上， 生怕李老
师搞什么募捐之类的。 可是当时
李老师这样平平淡淡的样子， 我
一边放心了， 一边又有些失望。

自那件事以后， 家里再也不
敢让我不吃早点了， 每天早上父
亲去工地前都会给我准备好早
餐， 有的时候是鸡蛋面条， 有的

时候是葱香煎饼， 甚至还有我最
喜欢的炒米粉。 我因此称赞父亲
像是一个老年的哆啦a梦，从来不
做饭，却能将早餐做得这么好吃。
父亲只是挥挥手，什么也没说。

直到有一天， 早餐的餐桌上
出现了三明治， 我才开始疑惑起
来。 第二天我特意早早地起床，
却亲眼看到李老师把一份早餐送
到父亲手中， 然后转身离开。 我
问父亲这早餐是怎么一回事， 父
亲这才告诉我， 其实这么长一段
时间来，早餐都是李老师准备的。
“李老师说他家离我们家近，他家
也要做早餐， 顺带手的事……”
父亲喃喃道。 我不能责怪父亲，
因为他每天的工作已经非常非常
辛苦， 我也不能抱怨母亲， 因为
她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 但我的
眼泪却忍不住喷涌而出。

李老师的早餐， 我一吃就是
三年， 我们谁都没有说破， 但每
一天的早餐我都把它记在笔记本
上， 当我疲惫的时候， 想松懈的
时候 ， 我就拿出这个本子看一
看，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我最不能
辜负的人， 便是李老师。

终于毕业了， 李老师也终于
不用再给我做早餐了。 我家离李
老师家不远， 但我却跑得大汗淋
漓，迎着李老师诧异的目光，我向
他弯下了腰，深深地鞠了一躬。

□王子华 文/图

神秘的早餐

■■家家庭庭相相册册

父父亲亲年年轻轻时时的的模模样样

■“八小时约定”征文选登

“税务档案通”刘大姐二三事
□□唐唐兴兴晔晔

�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
的工会工作中， 有无数个
细节如同过眼云烟， 但总
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
些物件、 某些人和某种符
号在记忆中留了下来， 比
如一次活动、 一个日子、
一张照片……

■工会岁月

□崔汉婕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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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管理员的
小确幸

五年前， 我被单位领导安排
负责单位工会图书馆工作。 图书
馆不大， 藏书也就二千多册， 每
天来借阅书籍的人也不多， 因此
刚接手这项工作的我， 总感觉不
被领导和同事重视， 失落之余，
对这项工作也有些不热情了。

就这样， 我浑浑噩噩度过了
大半年。 直到有一天， 一名职工
带着她的女儿来图书馆借书。 那
女孩白白胖胖， 挺可爱的样子。
她说她在上高中， 热爱文学， 最
近报了一个文学兴趣班， 但才上
一节课她就失望地要退班， 因为
那个班上的老师一上课竟对他们
说： “梭罗的 《瓦尔登湖》 全是
虚构的！”

女孩说得很激动， 但我却一
点话也插不进去， 因为我之前根
本没看过 《瓦尔登湖》， 但又不
好意思说出口 ， 就只好默不作
声。 紧接着她又说起她最近看的
刘心武续写 《红楼梦》 后二十八
回。 这本续书在他们班里热传，
但她却不喜欢最后结尾———贾宝
玉和史湘云结合了。

说实话， 那时的我， 连 《红
楼梦》 都没怎么看过， 更别说刘
心武续写的 《红楼梦》 了， 一时
也不知该怎么接话， 只能继续沉
默着。 她还想再说， 但一看我的
样子， 便问道： “咦， 怎么都是

我在说， 姐姐你怎么不说话呀？”
这一问让我顿时慌乱无措， 只得
支吾着： “啊， 我……我在听你
说呢。” 她听后眨了眨眼睛， 没
再说什么， 但她的眼神却分明在
质疑我 ： “你还是图书管理员
呢， 怎么对书籍这么无知啊！”

我羞愧得无地自容， 自打那
以后， 我便开始努力阅读起图书
馆里的书籍来 ， 还边读边记笔
记， 摘抄书里重要词句和段落，
同时理解每本书里的知识内涵。

这样的做法我一直坚持了两
三年， 对书籍的理解和鉴赏力有

了很大提高。 这些提高也被最大
限度融进了我对职工的服务中。
记得有一次， 一位上岁数的职工
来图书馆， 说她住的丰台区老房
子要拆迁， 她要随儿子去别的区
居住， 却很舍不得住了几十年的
老房子， 便想借本书怀念一下。
我想了想， 便向她推荐了林海音
的《城南旧事》。她借走几天后，给
我打来了电话， 语气激动地说：
“我很认真地看了 《城南旧事 》
两遍， 里面写了很多我年少时经
历过的事物， 很真实也很亲切。
特别感谢你给我推荐了这本书。”

还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名伤
病多年的职工， 在他长期卧床日
子里， 他一直在看王世襄撰写的
《锦灰二堆》， 书中撰写的有关家
具、 书画等的文字和图片让他很
欣赏。 而当他得知作者是在忍受
着左眼失明、 右眼白内障情况下
艰难完成了这本著作时， 更让他
鼓足勇气、 坚定信念度过了最艰
难的卧床时期。 病愈后， 他来到
我这里借阅 《锦灰三堆》。

就这样， 在之后的几年里 ，
单位很多职工都愿意来图书馆里
借书， 还说我总能为他们找到最
合适的书。 我作为一名工会普通
职工， 也感受到因服务职工而带
来的微小但确实的幸福， 体现出
工会娘家人的职责来。

母亲总爱数落我， 像极了父
亲： 肩宽、 体胖、 皮肤不好、 肿
眼泡。 母亲嘴里的父亲长得丑，
我随他， 自然我也不俊。 但母亲
转而又说， 她的三个孩子都比她
和父亲长得好看， 此言一出， 又
把我捡出了丑人行列， 独留父亲
在丑人堆里， 落了单。

从小就在印象里烙下了丑父
的概念，一点儿也不喜欢父亲。父
亲爱梳背头， 这是他一生标志性
的发型， 夏天爱穿白色旧跨栏背
心，上面全是洞洞，裤腿不用挽，
小腿肚子处全是褶子， 那时我特
别怨恨父亲裤子的布料， 恨不得
拿块熨斗熨平这些恼人的褶子。
我不愿和父亲并排走， 这样的丑
模样，让我感觉非常没面子。

父亲长得一副老相， 我脑海
里父亲的音容笑貌都是他六十岁
以后的样子，父亲六十四岁去世，
因常年多病， 他看上去苍老了许
多：头发花白、胡子花白、走路小
腿无力，行动迟缓，下眼袋也浮肿
下挂。 父亲常呆坐在沙发上， 模
样是痛苦的。

我良心发现， 多年走失的父
女情在病老的父亲面前回归了，

我目视着父亲，提醒他，该刮胡子
了，该理发了。

前段时间， 我重新翻找出父
亲的照片， 手机拍下来， 闲来无
事， 用手指放大， 猛然发现， 父
亲年轻时并不老相， 也不丑， 甚
至还挺帅的。 父亲和工友在车间
的合影应该是保留下来的父亲最
早的照片， 三十几岁， 虽然还是
梳着背头， 但仔细端详五官， 那
时的父亲真是很年轻， 眉眼间透
着英气， 二哥和他很神似。 母亲
说， 二哥在我们兄妹三人中长得
最帅， 最好看， 人见人夸， 母亲
深以为荣。 其实二哥就是父亲年
轻时的翻版呀。

父亲不丑， 只不过这么多年
我一直忽视了父亲的脸， 当我开
始关注他时， 父亲已经老了。 父
亲的脸长得并不着急， 只不过他
的洞洞背心和满裤腿的褶子将他
的颜值拉低。 那年， 他才三十多
岁， 在村办企业上班， 下班还要
下地干农活， 上山采石头， 换来
的收入全都贴补了家用。 我忘记
了父亲年轻的模样， 却从老相的
父亲脸上， 看出了一个男人的担
当和对家人深沉的爱。

她 ， 业务精通 、 独当一面 ；
她， 醉心工作、 责任心强； 她，
乐于助人、 激情四射。 提起她，
无论是朝夕相处的同事朋友， 还
是一面之缘的纳税企业， 无不交
口称赞。 “热心大姐”、 “拼命
三郎” 是我们冠予她的昵称， 爽
朗的笑声、 开朗的性格是她的标
志。 她就是平谷地税局征管科副
科长刘金荣大姐。

2004年， 地税局成立了税务
档案资料室。 回想起当时的档案
室， 一间大屋， 一摞摞全局各部
门送来的档案资料构成了它的全
部， 而且， 没有工作规程、 没有
配套设施、 没有足够人手， 任谁
看了都皱眉。 就在这种情况下，
刘大姐临危受命， 愣是用很短的
时间理清了头绪： 档案管理制度
上墙了， 工作规程制定了， 零乱
的档案资料分门别类整理好了。
面对逐渐步入正轨的档案工作，
刘大姐没有满足于现状， 为了方
便各科室调卷、 查询档案资料，

她又马不停蹄地着手实现档案信
息化管理， 经过180个日日夜夜
的加班苦干， 30多万条记录准确
录入系统。

刘大姐有一个绝活， 想查询
一户企业的信息， 只要说出计算
机代码或企业名称， 她就能准确
地告诉你资料在哪个档案架的哪
一层。 这并不是说她的记忆力有
多好， 而是每一户、 每一页档案
都被她无数次地翻阅、 整理、 录
入。 12年来， 108900卷案卷， 90
多万页档案资料磨糙了她曾经嫩
滑的双手， 鲜红的血丝布满了她
曾经明亮的双眼。

现在 ， 无论是稽查部门办
案、 一线税收管理员查询企业初
始登记资料， 都离不开档案资料
室， 档案工作的重要性逐步凸现
出来。 平谷局的档案管理工作在
各兄弟分局中遥遥领先， 多次获
得市局领导的肯定。 在辉煌成绩
的背后， 倾注着刘大姐多少心血
和汗水。

去年夏日的一个深夜， 大雨
倾盆， 她怕雨水淋湿新交上来的
档案资料， 急匆匆赶到单位， 一
趟趟地将沉重的资料搬到高处，
当全部资料转移完毕， 她也累得
颓然倒地。 今年， 市局将对档案
资料的归集整理工作进行全面验
收检查， 正在她带领工作人员夜
以继日的抢时苦干时， 她的婆婆
病危住院， 一时间， 来自家庭和
工作的双重压力全部重重的压在
她的肩上。 那一段时期， 她每天
的生活轨迹就是单位———医院 ，
医院———单位。 在老人去世后 ，
我们又在档案室见到了她忙碌的
身影， 唯一不同的是她红肿的双
眼和消瘦的脸庞。 终于， 我局以
56141卷档案100%准确率通过了
验收， 120多个日日夜夜， 难以
想象她是怎样熬过来的。

那天推开档案资料室的大
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台档案资料
扫描仪， 刘大姐正在向工作人员
讨教机器的用法， 她爱惜地抚摸
着崭新的仪器， 掩饰不住一脸的
兴奋， 连连说， 这下好了， 档案
资料全部电子化， 大家查询起来
更方便了! 她爽朗的笑声在和煦
的风中久久回荡。


